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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学奴”

[ 作者 ] 詹克明 

[ 单位 ] 中国发展观察 

[ 摘要 ] 中国的学童实在太苦了。他们失去了无忧无虑尽情欢乐的童年，没有节假日，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寒暑假，每天早上睡眼惺忪地

被从床上拖起，直到深夜赶完最后的作业疲惫上床，一直都在奋力苦读。在当前日益激烈的高考竞争压力下，为了日后的成功，从孩提时

起就把每个学生的学习时间安排得满满的。除了沉重的家庭作业外，还得购买大量的教辅读物，做大量的课外习题，参加各种教学辅导

班。有时为了“中考”加分，还要利用双休日参加各种名目繁多的“兴趣班”——“奥数”、“外语”、“陶艺”、“书法”、“美

术”、作文竞赛、钢琴考级……中国孩子被沉重的课业负担与各种技巧性训练压得筋疲力尽，苦不堪言。这种胀饱撑足的学习负荷几乎占

据了他们全部的时间，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平均劳作时间最长的群体。 

[ 关键词 ] 学奴;教育模式;中国学童教育

       中国的学童实在太苦了。他们失去了无忧无虑尽情欢乐的童年，没有节假日，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寒暑假，每天早上睡眼惺忪地被

从床上拖起，直到深夜赶完最后的作业疲惫上床，一直都在奋力苦读。在当前日益激烈的高考竞争压力下，为了日后的成功，从孩提时起

就把每个学生的学习时间安排得满满的。除了沉重的家庭作业外，还得购买大量的教辅读物，做大量的课外习题，参加各种教学辅导班。

有时为了“中考”加分，还要利用双休日参加各种名目繁多的“兴趣班”——“奥数”、“外语”、“陶艺”、“书法”、“美术”、作

文竞赛、钢琴考级……中国孩子被沉重的课业负担与各种技巧性训练压得筋疲力尽，苦不堪言。这种胀饱撑足的学习负荷几乎占据了他们

全部的时间，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平均劳作时间最长的群体。但是他们苦得不值！如果这种“从娃娃做起”的奋发图强，刻苦学习，真的

能使我们国家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的教育，培养出世界上最为优秀的学生，让孩子们受点苦也还算值了。但目前这种注重考试的教育模式其

严重弊病就在于，它极大地磨灭了一个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与进行创造思维的能力。如此刻板的学习，其必然恶果就是扼杀了中国学生的

想象力、创造力与灵活力。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而且

是知识的源泉。”他还说：“学校的目标应该是把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取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

我们恰恰是用现有知识的填塞，拥堵了开掘未来知识的“源泉”。我们不过是培育了一支世界上最懂得考试技巧，受过最完备考试训练的

“考试大军”，按照杨振宁教授的说法：“考试时一比较，马上能让美国学生输得一塌糊涂。”按这种方式培养出的学生必定缺少独立思

考与独立判断能力，缺乏丰富联想与聪颖领悟能力，使我们无缘问津当今一些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同时也限制了我国科学技术

发展的综合实力，而且它还必将成为限制我们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前列的瓶颈隘口。这真是个悖论，一个世界上最重视学生教育并为此牺

牲了无数学童幸福童年的民族，培养出的学生反而不如拥有丰富多彩，轻松快乐童年的西方儿童，那些孩子张大成人后反而能做出许多世

界级的创造发明与科学发现。由于教育体制的失误，使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注重读书教育传统的民族，有可能在孩提时期就输在起跑线

上。我们的教育苦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童，这种“苦”真的得不偿失。一中国学童教育的最大悲哀就在于——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完全丧失

了自我学习的“主权”，一切都体现着大人的意志，一切都由大人们牢牢地掌控。他们以强制的方式让孩子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学习，而学

童本人则处于完全无权的被强迫、被支配地位。有时“极端”反而更容易揭示本质。中国教育过程中的强塞硬灌已经大大超出了一个学童

正常的知识吸收能力。他们对这种大量填灌早已感到哽噎难耐，普遍存在着“厌食”情绪。然而，真正将这种学习方式推到极端的则是一

种以“精华饲食”恶补“神童”的催熟模式，它把“大满灌”的填鸭方式与“家长专制”的学习体制，典型地推进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它

所炮制的“超低龄入大学”新闻也越来越吸引这个浮躁社会人们的眼球，不时引发出阵阵哄动效应。人造“神童”的悲哀主要来自一种以

人性扭曲为代价的“家长专制”教育体制。在学习上只有家长才是拥有全部决定权的主宰，而学童——作为真正的学习主体倒反而是绝对

无权的，甚至还需具备点相应的“奴性”，以达到无条件服从家长的一切安排。更有一些“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往往把孩子当作一件打

造自己成名之作的材质，一定要按照自己的企望去塑造他。作家贾平凹说过：“接触这样的大人多了，就会发现，愈是这般强烈地要培养



儿女的人，愈是活得平庸，他自己活得没有自信了，就寄托于儿女。”是的，他们也许是个一辈子默默无闻的教师，或是位仕途上腾达无

望的小吏，但他们胸臆之中总是跳动着一颗不甘寂寞的心，暗含着一股企盼精彩人生的未了夙愿，此时“儿子”也许就是他创造奇迹，告

别平庸的最后希望。那份不遗余力的执拗犟劲，那种破釜沉舟的孤注一掷，那般几近独裁的强迫硬逼，那副铁石心肠的无情蛮横，其所作

所为完全违背与漠视了作为一个自然人的儿童天性。他们残酷地剥夺了儿童心中那最后一点原生态的天趣，狠心地封杀了他与童年小伙伴

一起嬉戏的欢乐。让琴童“不成功则成仁”地练就一双精彩的手指；让幼童流着眼泪艰难地骑着自行车，爬行在青藏高原的公路上；让只

有几岁十几岁大的学童承受着全世界儿童最繁重的学习之外，再为着打造“神童”而强塞恶补，不给他们留有丝毫的自由天地。这样做符

合孩子自己的心愿吗?这种肆意践踏“金色童年”的特权又是谁给你的呢？仅仅是因为你曾为他的诞生提供过一颗“减数分裂”的细胞并

养大了他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三纲五常封建伦理在某些典型的专制式家庭教育中竟然得到原封不动的体现。哪怕你是打着“学

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旗号，实际上还是“父为子纲”那一套。面对这些人前露脸的父与子，我仿佛看到一位蹩脚的花匠

将一棵松树幼株强弯硬拗，执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心中的设计（借助铁丝加固），将其七扭八弯，迫其定型——硬是把一株自然之物扭曲

成一棵供人观赏的“盆景”。哪怕它被盘成“悬崖式”、“虬龙式”，又怎比得危岩绝壁上那些深得自然造化的天下名松。还是贾平凹说

得对：“儿女的生命是属于儿女的，不必担心没有你的设计儿女就一事无成……只需教给他做人的起码道德和奋斗的精神，有正规的学校

传授人生的经验，每个生命自然而然地会发出自己灿烂的光芒的。”他还说：“我常常看着小学生、中学生不分昼夜地在书桌前用功，心

中便充满悲哀——大人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消极怠工，却把恶果转嫁于孩子。”诚若先生所言，把社会压力的重荷无端地加给可怜的孩

子，这是大人的无能，也是社会的严酷。或许我们不约而同地乌合起一支野蛮无情的“成人军团”，以绝对悬殊之优势，长驱直入，所向

披靡，毫无抵抗地开进了儿童们的精神乐园——“占领童年”！我们过于热衷生产一些不足月的“早产儿”（必须先在无菌恒温“育儿

箱”中生活）。招进一名“十龄童”大学生，又必须另辟专室让父亲陪住陪读，这哪里还有点大学生的独立生存学习能力。也许我们正在

把入学年龄当作一种“体育竞技”。就像百米赛跑，几十年前达到10.0秒之时，曾保持多年难以突破，被称作“10秒大关”。现在大学生

入学年龄“全国冠军”的最高记录是“10岁”。（连这位冠军之父都认为他们“创造建国以来的高考记录”，成为“建国以来年龄最小的

一名大学本科学生。”）下一个奋斗目标该是突破“10岁大关”，产生出一些“9岁半”大学生、“九岁”大学生……“教育”毕竟不是

“体育”，这种低龄竞技又有多大意义呢？有些“神童”催生秘籍不过是种教人“抢跑”的技巧而已。无非是将本该在几年之后按部就班

学到的东西取巧浓集，择其应试要点（弃其不考学科与本该有的实验、实习），先学了几年而已。这种“抢跑”对一个学生今后的事业真

的那么有效吗？当然，“抢跑”而又不犯规总是占便宜的事，但能否起到关键作用还得看运动员本身的素质。现在的百米赛跑，有时冠亚

军之争仅仅是在0.01秒以内决定输赢，按此计时精度他们可能有着完全相同的成绩，还须凭借现场摄像决定在这0.01秒区间内谁最先触及

终点线。（0.01秒——运动员距发令枪4米，枪声传到运动员耳朵就需这点时间。）倘若你是位世界级的短跑健将，这0.01秒的“抢跑”对

你夺冠肯定会有重要作用；如果你只是个普通级别的运动员，在高手如云的竞技中，你这点“抢跑”优势早就湮没在你此后低水平的劣势

之中。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人造“神童”依靠强补赢得的那几年“提前量”，也许会被此后的滞豫、耽搁、失机、不顺、失误、社会情

感缺欠等消极因素消磨得干干净净。特别是这些学童一直处于家长闭门亲授的环境中，总是生活在十分局限的父子狭小天地里，比一般学

生更少接触社会，他们往往缺乏正常的人际交往能力，缺乏对社会的基本了解，缺乏独立的社会生存能力，也就是像人们常说的那种成长

过程的“空心化”。对这样的“神童”来说，社会学层面的不利因素也会大大折损他们“抢跑”赢得的那几年优势。媒体就曾详尽报道

过，一位父亲将中学课程巧选精缩，用它灌输给正在读小学的儿子，从而催生出一个“神童”，顺利进入科大，成为一名少年大学生。但

毕业之后的经历表明，由于他自身的原因以及揠苗助长所隐含的诸多缺欠，使得他事业上屡遭挫折，反而比不上晚他几年正常毕业大学生

的业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种强灌恶补打造“神童”的弊病。可叹的是，这位并非成功的父亲反而把他的覆辙经验向社会推广，同

时招收几名学童，变成批量孵化作坊。这会不会是一种扩大了的悲哀。倘若有好事者打出“进餐要缩短，吃饭要革命”的旗号，发明什么

“三分钟吃饭法”，估计没人会感兴趣；或是有人鼓吹什么“精华进食法”，吃的都是可以百分之百吸收的无“渣”精华（达到“无粪便

化”），这更是没人会响应。因为人人都知道“渣”（如纤维素）也是食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无残渣排泄，消化系统肯定要出问题。

然而，一些神童培养法就是把小学、中学课程中的“营养”高度浓缩，并用这种高营养、大剂量的精饲食料强灌学童，以期达到最短时期

催肥之奇效。然而，学生的学习完全不同于计算机的资料输入，必须留给他足够的时间，使他得以有精神上的回味联想，学问上的缜密深

究，疑难问题的苦心求索。这不仅有利于各种知识的融会贯通与总体整合，还可以养成学生深入探索拓展新知的能力。有些看似无用的

“闲”，其实那正是科学诞生的温床。记得在一次访谈节目中，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回忆自己读中学时，对牛顿第二定律公式

深感兴趣，一直不停地思考追问“力为什么会等于质量与加速度的乘积？”正是因为养成了这种对事物本质探究的浓厚兴趣，才使他在日



后的研究工作中能够本能地追问一些物理学中的重大问题，并在基本粒子物理方面做出重要发现。那种急吼吼的“超高速学习法”只需要

你简单地记住F=ma就行了，没有时间容你仔细思考回味咀嚼，按这种学习模式决培养不出丁肇中。最近在读一本《丁肇中》（顾迈南

著），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有人问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教授，他是如何教育丁肇中成才的，丁观海教授的回答颇耐人寻味，他说：“不管

他！”对此，丁肇中回忆说：“非常值得感激的是，我的父母从来不管束我，而总是激励我的兴趣，他们不像许多中国父母那样强求他们

的子女在学校中得到好分数。父亲对我的最大影响是：在我少年时代就引导我认识了伟大科学家的工作和成就，对我所做的一切总是给予

很大的支持……”有此比较，丁肇中教授认为：“中国有占世界1/4的人口，但并没有占世界1/4的科学贡献，这是有一定原因的。我认为

传统教育是一个重要原因。只顾考试，不重视研究自然科学。” “天才”确实有，但极为罕见，而且他是“天生”，并非“人造”。真

正的天才决不是靠优越条件就能孵化得出来的，更不是靠着牺牲家长的全部时间咀饭哺食一口一口喂出来的。许多出类拔萃的天才甚至会

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脱颖而出。这些非凡人物横空出世，锐不可挡，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在最普通的成长环境中就已体现出真正的不同凡

响。伟大的数学家高斯正是这样的神童，当他读小学时，有一次老师让每个学生从1加到100，当别人还在忙于大量数学计算时，高斯却早

早地用怯声怯气的童音报出了正确答案：5050。（他敏捷地发现这串加法每一对头尾依次相加的值都是101，总共50对，两相乘积，答案

即出）高斯没有事先学过级数、排列组合等方面知识，完全依靠他本人的智慧，天才地找到了解题的捷径。那些靠着大人强喂出的“神

童”焉能望其项背，竟敢妄自称“神”。二一根无形的长鞭抽打在“学奴”身上——那就是“高考”。这可是一条鞭长可及的超长之鞭，

让人们为着一个二十年后的长远目标，从生命之初就一直不停地饱受鞭促之苦。这条鞭子让每一个求学之人都会用掉自己近三分之一的生

命有效时间（按60岁退休计）投入到高考的“准备期”之中。严格说来，这个过程从“零岁”时就开始启动，即所谓出生前的“胎教”，

随后是婴幼期的亲人教育，选择条件好的幼儿园进行“学前教育”，再后就是力争进入师资力量最好的小学，名牌初中，重点高中，数不

清的家教、辅导班、强化班……这些都自觉地渗透到每一个家庭中去了。它紧紧地牵动着每一位家长的神经。因为“高考”毕竟是条得以

让每一个人进入高等级生存的可靠阶梯，目前它还相对地公正，而且可以行得通。中国历来是个等级社会，作为儒家五部经典之一的

《礼》就是一部严格规范这种等级秩序的典籍。但中国的等级制度不同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它的四个种姓及其相应的社会地位是生

来不变的，有些种姓子女甚至不可以上大学。在历朝历代的中国，这种等级鸿沟之间尚悬一线窄桥可以沟通，让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可以侥幸跨越到更高等级的社会地位，那就是科举考试。这个由皇帝直接掌控的严格考试制度还曾经为外国人所称道。十九世纪中叶英国

人托马斯?泰勒就曾说过：“中华帝国之所以能够长期维系，完全是依照一个奉行按能力才干提升官员的良效政府。英国如果不采取公正

制度，去挑选和提升官员出任王家公职，必将失去其殖民地。”可见当时的科举制度还曾作为一种“公正制度”为域外所首肯。与此颇有

相通之处的，中国现行的“大高考”制度之所以牵动千家万户的父母之心，也正是来自于社会上这种生存等极差异所激发出的利益驱动。

目前高考依然是让一个人进入高档次文化群体与中产阶层的可靠通途。中国的“大高考”堪称世界一绝。2006年仲夏，950万人在同一时

间，使用同一份试卷，依例进行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统一考试，何等的壮观，何等的泱泱大国气派，这在全世界都是难以想象的。须知，世

界许多国家的人口总数都还没有达到我国的考生人数，如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瑞士、保加利亚、新西兰……在中国广阔的国土上，

平均每平方公里上就站着一名考生。不知中国的“大高考”将来可否申报联合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想完全有可能。中国历史上

有三件事情是全世界永远都无法超越的“第一”——一个是万里长城；一个是元朝所达到的最大版图（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土面

积，北抵北极圈，西达多瑙河、小亚细亚，哪怕当年有“日不落国”之称的大英帝国都无法与之相比）；第三个就是中国的“大高考”，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高档次集体考试的统一行动。短短三天的考试却牵动着中国千万个家庭。看来中国的教育部长应该比国防

部长“神气”，仅第一线考生就比国防部长的兵多，更何况还有12倍于此的高考应试“预备军”正按十二梯队序列依次开赴大高考前线。

这可都是些拥有较高学历的前沿战士，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将进入高等学府成为日后的栋梁之材。石器时代的中国地界普遍地盛行一大

“烤”，不管是北京猿人、蓝田人、和县人，还是后来的大荔人（陕西）、银山人（安徽）、丁村人（山西）、许家窑人（山西）、马坝

人（广东）、长阳人（湖北）、河套人（内蒙古）、丽江人（云南）、穿洞人（贵州）、资阳人（四川），他们的洞穴全都飘出过烤肉的

香味。多么鲜美的“无公害”野味，绝对的“绿色食品”，今人早已无福消受。万年之后的中国则盛行另一个“考”字，小学考、中学

考、大学考、中考、高考、考研、考证、考级、考核……这“考”字几乎伴随了人的一生。而且这又是一个“蝉-螳螂-黄雀”的“连环

考”，老师考学生，学生的平均成绩又是考核老师教学的指标，而全校学生成绩、全县学生高考入学率又是考核校长与教育局长政绩的主

要依据。能否废除“大高考”？难！难就难在如何能保证做到教育公正，入学公正。如果没有了“大高考”，目前的中国比蔡元培任校长

时代更难保证做到这种公正。 “大高考”是一个具有高度“中央集权”形态，并在各级政府部门严格掌控下，独立行使“试权”的统一



行动。应该承认，它毕竟是目前中国最少腐败渗透，最远离权力金钱人情干扰，相对干净的一个体系。西方国家实行立法、司法、行政

“三权分立”。我们不这么提，只是强调要“独立司法”。但今天的中国至少做到了“两权分立”，那就是各级政府的“政权”与高考的

“试权”分立。眼下地方各级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干涉“高考”要比干涉“司法”艰难得多。应该承认时下的中国，高考“判卷”的

笔要比司法“判案”的笔“刚性”得多。由此可见，束弃“大高考”长鞭，解放“学奴”必将依托于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彻底杜绝权

力腐败与金钱腐败；实现真正的民主监督；切实做到社会公正与诚信。这种变革对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三人类是唯一既

需要肉体繁衍又需要精神传承的动物。肉体传承依靠DNA将双亲遗传信息代代相袭；精神传承则依靠教育将人类文明代代相传，并不断

发展创新。人类这两种传承竟然是分别受到两种原始欲望的本能驱动。一种是“性欲”，它主宰了人类的肉体传承；另一种是充满好奇的

“探究欲”，它主宰了人类在精神世界里的文明传承与发展。英国著名动物学及人类行为学家莫里斯把原始“性欲”、原始“探究欲”与

原始“攻击欲”看成是人类自打猿人时期就已经具备的三种本能欲望。“欲”之所驱是任何力量都难以阻挡的，所以人类天然地具有一种

要求学习探究的本能。这一点在儿童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他们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一切全都深感兴趣，事事都爱问个为什么。本能的探究

欲使得每一个儿童天然地具有一种渴望学习与探求的兴趣。学习对他们来说本来是一件天然的乐事，这种靠自然本能驱使而产生的天趣会

使他们自觉自愿而又满心欢喜地学习一切他们想学的东西。最鲜明的例证就是幼儿的呀呀学语，语言学习是他们得以“进入人类”的必要

环节，每个儿童从婴儿时期就开始了这一学习过程，没有考试，没有考级，没有评优，没有排名次，甚至没有物质奖励，每个孩子（不管

是聪明还是愚顿）不都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吗？孩子天生好玩、好学、好问，许多本领甚至是在玩耍中学会的，如手脚配合，身体平衡，直

立行走，奔跑跳跃，就像虎崽幼狮在互相追逐打斗的“嬉戏”中学会了扑杀猎物的本领那样，儿童在乐趣中自会学会一切对他们所必需的

知识。幼童与青少年本是整个人生中最肯学习，求知欲最强的一个年龄段，学习对他们绝对不应该是件苦事。如同吃饭，没有哪一个正常

人会觉得吃饭是件痛苦之事，而且它常常是种享受美味佳肴的乐事。但倘若摒弃这种通常的“自然吃饭法”，而效仿催肥北京鸭的填喂方

式——强张人的嘴巴，插入一根粗管，再用漏斗将各种人体所需营养食料短时间大量填塞，这样的填鸭进食法还会让人感到吃饭的乐趣

吗？哪怕是食欲再强之人也会厌食。同理，那种强填硬塞的“大满灌”学习方式，已经超出学童对填灌知识的自然消化能力。这种做法不

仅违背了人类学习的自然方式和儿童的求知天性，也磨灭了他们宝贵的原始探究欲与学习的乐趣。这种野蛮强制的学习方式不仅是反天性

的，同时也是反人性的！中国学童个个都是苦孩子。他们没有无忧无虑的幸福童年，没有享受到教育发达国家同龄儿童那种轻松有趣，丰

富多彩，眼界开阔，见识广博的学习快乐。他们从小就处在大人专制的学习环境中，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负担，寒冬缛暑，从早到晚，从事

着长时间超负荷的学习劳作。遗憾的是，这种举国上下，竭尽全力，催迫中国学童承受着世界上最艰苦学习的教育制度，就整体而言却没

有培养出世界第一流的学生。我们愧对这些苦学苦读的孩子，是我们大人所认从的教育体制出了问题。我们长久地陷入应对高考的学习怪

圈之中，这个怪圈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只要它这种既定的有序结构不打破，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学童都得被卷入其中，无以自拔。真希

望在中国的大地上也能够像林肯当年解放黑奴那样，来一次彻底地解放“学奴”。把学习自主权真正地交给学生，让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

兴趣去学习。让学童能够尽享丰富多彩，欢乐活泼的幸福童年。让青年能够在自主的环境中根据他们的兴趣，开启各自的天赋，寻找到各

自的志向，使我们在各个领域都能涌现出一批有才华的苗子。（现在的中学生似乎缺少这种专业志趣与学业特长，也许共同的志向就是

“考高分、入名校、优就业”）只要突破了“应试”的体制与“学奴”的樊篱，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自会呈现“多元化”的局面，树立起

方方面面的世界级人才。解放“学奴”不可能像美国南北战争那样地毕其功于一役，它必将是一项需要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但万

里之行，始于足下，它应该从我们这代人开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学奴”的同时也解放了“家长”自己，这学生与家长的人数

总和少说也有三、四亿吧，由此可见，这“解放”之事不仅是关乎到占我国人口总数几分之一的国家大事，而且还将成为昌延我们炎黄子

孙千秋万代的永世福祉，并有助于缔造一个拥有先进文明，和谐有序，舒朗祥和，高度发达的中华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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